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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因为一
路过去，浸野都是开得很旺的油菜花；
因为要过夜，每个学生需自带被子，而
我没有，所以记得很清楚。
我们是去一个叫“上旺”的山村参

观。这个山村被一场特大洪水侵袭后，
靠自身的力量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经
宣传后，一时八方人流云集，远近闻
名。那是上世纪 !"年代初，走在大街
小巷，随处可见墙上刷着“人定胜天”、
“战天斗地”之类的标语。那时，我上
小学四年级，学校不像现在组织春游，
而是三天两头搞学工学农学军，一会儿
到田头摘棉花，一会儿搞野营训练，忙
个不停。因“上旺”距家乡也就一百多

里路，学校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社会课堂，决定组织
高年级学生前去参观，并要求自带背包、干粮。可回
到家，母亲说，家里只有大被子，没法打背包，新做
也来不及。我有些沮丧，只好将此情况告诉班主任准
备放弃。临走前一天，组织这项活动的一位男老师通
知我可跟他拼一个被窝，终于得以成行。
我们是坐船去的，排着队伍上码头。那时江南水

网密布，河比路多。一艘机动船拖着五六只驳船，响
着“突突”的声音，沿着运河行进着，犹如一把剪刀
破开水面，卷起波浪向岸边推去，又被撞回涌向船
舷，激起无数浪花。我只背个挎包和水壶，倒也轻
松。坐在船边，听水浪拍打船舷的声音，看远处掠过
的村庄、田野，竟有些出神。中午，船停靠到一个码
头，大家趁机拿出自带的饭菜就餐。这时，我听到岸
边有人在喊，声音有些熟悉。原来是邻居一个同学的
父亲，就在这码头上工作。他站在岸上，把一包吃的
东西抛给了另一船上的儿
子，大家有些羡慕地望
着。

傍晚时分到了“上
旺”，村口尚有断墙残壁，
显示着洪水留下的伤痕。
但往里走，沿山边不断有
新造的农舍、店铺出现。
还有临时建起的展览室和
招待所。我们借宿在一所
小学里，所有教室都住满
了人，连前厅都变成了地
铺。晚饭后，我们三五成
群地在村中转悠，像一群
小鸟睁着好奇的眼睛，叽
叽喳喳地议论着。来来往往的人不断擦身而过，商
铺、饭店里幽暗的灯光在夜空中忽闪着，飘来阵阵黄
酒浓郁的香味。晚上，我没有与同学住在一起，等那
位男老师安排妥了一切，才跟他住到一间专为老师腾
出的教室里。

翌日一早，我们先到村里看了抗洪救灾事迹展
览，然后在讲解员的引导下上山参观重新修建种植的
农田和茶园，山间路是新的，地是绿的，呈现一片生
机。在一个山包上，立着一块牌子，上书一段文字，内
容已忘，但其中一句至今记得#“一张白纸，没有负担。
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在这
个山头上，我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并从此
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尽管那个时代充塞豪言壮语，
但这句豪情满怀的话语，此时用在这个曾被洪水洗劫
一空的山村是多么地贴切，对正处于成长期的我们何
尝不是一种鼓励和启迪？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摘自
毛泽东写于 $%&'年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

我们可能走过很多地方(看过许多风景(但真正触
动心灵的有几许？机动船的身影远去
了，一如往昔岁月的绝迹。但童年的这
次出行，最大的收获，让我记住了这句
名言，犹如“突突”的机动船声一直回
响在耳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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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是孟子对梁惠王所说，引言
二是孟子对齐宣王所说。限于篇幅，仅
引局部。
梁惠王站在池塘旁边，顾盼

着鸿雁、麋鹿，问孟子：品德高
尚的人也喜好享受这种快乐吗？
孟子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真正
享受这种快乐，不贤者即使有这
种快乐，也无法享受。《诗经》
上说得很清楚，周文王用百姓的
力量兴建高台、池沼，百姓却非
常高兴，把那个台叫灵台，把那
个池沼叫灵沼，因为其中有麋
鹿、鱼鳖而喜悦。周文王与民同
乐，所以他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夏桀与周文王相反）。《尚书·汤
誓》 就记载着百姓的怨歌：“太阳啊，
你什么时候才消灭呢？我情愿和你一起
灭亡！”夏桀害得百姓盼望与他一起快
点死去，他纵然有台池鸟兽，难道能够
独自享受吗？

孟子问齐宣王：听说您喜欢音乐，
有这回事吗？齐宣王说：我不是喜欢先
王的音乐，只是喜欢世俗的流行音乐。
孟子说：您非常喜欢音乐，那齐国就差
不多有希望了，今天的音乐由古代的音
乐而来，都一样。齐宣王问其中道理，
孟子却转移主题，反问：一个人独自欣
赏音乐快乐，还是跟别人一起欣赏快
乐？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欣赏快乐。孟
子又问：跟少数人欣赏音乐快乐，跟多

数人欣赏音乐也快乐，哪
种更快乐？齐宣王说跟多
数人欣赏更快乐。于是，
孟子乘机说道：假如大王
您奏乐，百姓听到后都觉
得头疼，皱着眉奔走相告说，我们大王
这么喜欢音乐，为什么使我们苦到这般
境地呢？百姓这样厌恶、痛恨，就是因
为大王您不能与民同乐。再作一个假
设，大王您奏乐，百姓听到后都很高
兴，面露喜色奔走相告说，我们大王很

健康，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百
姓这样关心您，就是因为您能与
民同乐。现在大王您只要与民同
乐，就能称王天下了。
梁惠王也好，齐宣王也罢，追

求高高在上的优越物质生活和心
理享受，与其他国君并无两样。
孟子抓住一切时机，由欣赏园林
和音乐这些具体问题出发，围绕
快乐这一主题，启发、告诫君主
们不能局限于自己的私欲，亦不
能局限于个人周围的小圈子，而
要与民同心、同乐。同时，提升
到“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的高

度。孟子另一次见齐宣王时说：“乐民
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
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
下》）孟子明确告诉国君们，他们梦寐
以求的称王天下，是要靠与百姓同心同
愿，与百姓共乐共忧，才可达到。

显而易见，从孟子的仁政思想来
看，“众乐乐”“与百姓同乐”应是其仁
政社会的一种必然局面。换句话说，仁
政社会就是执政者与民众同呼吸、共命
运的社会，就是民众生活幸福、心情快
乐的社会。
孟子名言甚多，本文所述又是一种，

至今仍活跃在人们的口中和笔下。

再见!我的初中生活
刘悦尔

! ! ! !听着老师在讲台上对大家
今后生活的祝愿，我终于意识
到了———原来那看似漫长的初
中岁月，终究到了谢幕的时间。
那时候的我，仍然是个略

带羞涩的少女———站在校门
前，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但是却
因为这个内向的性格，一开始
只是安静地孑然在人群之中。
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

是那一声“你好”，抑或是那
一个温暖的微笑？或者是在更
早的时候，那一个温暖的微笑，
困难时递过来的一双手？
那以后我结识了一个又一

个朋友。也曾一起煲过几个小
时的电话粥，在父母的斥责下
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也曾在
学校对某道题抓耳挠腮，被对
方嘲笑，却仍是耐心地走过来
讲解着；也曾笼罩在夕阳的余
晖下在操场上奔跑。不是没有

磕磕绊绊，然而终究是在友情的
陪伴下携手走过了四年的岁月。
是这些温暖与羁绊，使那个

懵懂内向的少女逐渐开朗起来，
成为一个阳光的人。

借用张学友的歌词，“你陪
了我多少年，花开花落，一路上
起起跌跌。”
同老师

的回忆同样
令人难以忘
怀。老师虽
总是鼓励陪伴着我们，却也不忘
严苛地教导着我们的学习。也曾
不满老师某个决定，暗地里腹诽
又不甘，最终还是忘却在记忆的
角落———现在想起来基本已经明
白了老师的苦心孤诣。她本可以
松手不管我，却宁愿狠下心做一
个恶人让我有更好的未来。
欢欣与悲伤交织其中，五味

杂陈，却终究化成了不舍。

那么多的回忆构成了无数的
线，交织成一条线。此刻这条线
在脑海中延伸着，随之而来的是
胸臆中翻滚的情绪———刚开学时
的我渴盼着假期，然而这次是我
第一次衷心地希望着这堂课永不
会结束，第一次不希望有那般漫

长的假期。
四年，

一千四百六
十天。二十
五分之一的

人生。说不上太长太短，然而人
生能有多少个四年，又有多少这
样无忧的时间？
就如同一部冗长的电影，跌

宕起伏过后终于打出了“)*+

+,-”开始谢幕。心中万般不舍，
怅然若失。然而音乐停下，终将
离场。有些道理就算一开始就明
白，到了最后依旧不舍得。
笔墨从笔尖落下，在纸上洇

开。闭合的花苞绽放在一片绿荫
之中。粉笔起落，在黑板上写下
加油的字迹。时间继续向前流
淌———它从不回头，只留下斑驳
的回忆。
但这就够了。
我忽然微笑起来，继续落

笔。胸臆中那阵酸楚，却又涌现
着令人贪恋的温暖———我知道我
终究是要走下去的，带着这些漫
长的回忆，它无可替代，会在漫
长的人生中陪伴着我，在寂寂长
夜中温暖我的内心。

笔尖在纸上沙沙地摩挲着。
一切都在结局尘埃落定。

———致那些难以忘却的回
忆，致那些在记忆里微笑的面
庞，致我无可替代的初中岁月。

大学生活

让我们懂得了

友谊、理想和
纯真。

拯救小米 简 平

! ! ! !去年 ' 月 ! 日那天，
远在日本京都的我的好友
美幸女士发来微信，说她
在上海教授日语时认识的
一对学员夫妻发出紧急求
助，原来他们刚刚出生才
两个多月的孩子小米因肺
部严重感染正在医院的重
症监护室，医生表示很不
乐观，危在旦夕。所以，
小米的父亲建立了一个名
叫“拯救小米”的微信
群，希望得到各路朋友的
相援。
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

其实做不了什么，但我
想，也许可以提些建议，
也许可以给到一点相关信
息，更主要的是，我愿意
在他们陷入绝境之际，给
予真诚的安慰和鼓励。于
是，我也便入了群。

一进群里，我立即被
浓浓的爱心所裹挟，那么
多人都在积极地奔走，为
拯救一位婴儿的生命出谋
划策，寻找医疗资源，事
实上，他们大多与我一样，
跟小米的父母并不相识。
所谓对症下药，因此，小
米的父亲希图弄清真正的
病因，从而进行有效的治
疗。在群友们的帮助下，
一条条讯息不断涌来，非
但告知各个医学领域的情
况，有的还直接联系专家
进行诊治。遗传学、抗生
素专家，神经内科、肺
科、呼吸科、脑科、免疫
科、肠胃科、血液科、肿

瘤科，消化科……教授，
几乎找了个遍；由于并发
中耳炎，还找到了耳鼻喉
科医师，并因怀疑先天性
小下颌，找来了整形外科
大夫。小米的父亲想请华
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的吴
菊芳教授会诊一次，有群
友便找到上海广播电视台
主持人、金话筒奖得主方
舟，让她提供确切的消
息，以便小米的父亲寻上
门去。一位群友系
医学研究生，还隔
空求助她的英国导
师，我则将小米的
摄片给到胸科医院
的专家，请他们读片，提
出诊断意见和建议。
小米出生后回家仅四

天，便因发病住进了医
院。看着孤独地躺在小小
的暖箱里的小米，她的父
母心痛不已，倾尽全力，
甚至卖掉房子，期盼创造
生命的奇迹，这份柔肠，
这份信念，令群里的朋友
们感动，也因此更加热心
地投入到拯救小米的行动
中。由于肌张无力，神经
反应微弱，小米不会吞
咽，喉咙里痰液也很多，
呛入气管后反复引发吸入
性肺炎，因而导致呼吸困
难，常常发生窒息。在经
过一段治疗之后，小米的
父母决定将她接出医院，
赴广东佛山接受吞咽康复
训练。而在出院之前，小
米的父母参加了家庭护理
方面的培训，包括用于急
救的心肺复苏法、恢复听
力的杜曼训练等等。一个
自称“超级奶爸”的群
友，他的孩子一出生就因
反流性胃炎反复洗胃，以
致胃出血，并同样有吞咽
障碍，危及生命，他索性
辞职专事料理孩子，因而
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对小

米的父母现身说法，教他
们如何处理口水，如何控
制呛奶。

今年 . 月 .' 日，带
着父母的美好心愿，小米
登上列车，踏上了遥远而
满怀希望的路程。群里所
有的朋友牵挂了一路。后
来，每当有小米会吞口水
了、会大声啼哭了、会咬
住奶嘴了、会抓握东西了
等等这样的好消息传来，
群里总是一片欢呼。小米
的父亲对群友们也很感
激，说如果小米好了，男
的都是干爸，女的都是干

妈。可是，小米最
终还是被无情的病
魔彻底击垮了，她
又重新回到了重症
监护室，心跳骤

停，瞳孔放大，自主呼吸
消失。悲痛中的小米的父
母非常自责，群友们都劝
慰说作为孩子的父母，你
们已经尽力了，但他们却
说，我们最在乎的不是父
母是否尽力，我们只觉得
小米太受累，来到这个世
界那么短，很多人都没注
意到她的到来和她的辛
苦。! 月 $. 日，“拯救
小米”的微信群被关闭
了，小米的父亲留下了最
后一行文字：“告别是为
了更好的相遇，非常感谢
你们的陪伴，谢谢。”我
心里怅然若失，惟愿小米
得遇如来，渡一切苦厄，
心如莲花，一路芬芳。

浪漫的夜排档
王奇伟

! ! ! !时值盛夏，夜市
火爆，古城的大排档
虽“不登大雅之堂”，
却也沾上了几许浪漫
气息。
我去的那条街在西安

中心城区，管理十分规
范，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
把夜排档分割成两部分，
街北为汉民区，摊位上堆
满新鲜菜蔬和特色小吃，
品种多达数百种；街南为
回民区，各种串炸烧烤

“大聚会”，呈现浓郁的西
北风情。无论街南街北，
处处门庭若市：有的呼朋
唤友结伴而来，包下一张
圆台面，点上几道家常
菜，再添一扎冰啤酒，彼
此举杯互祝笑语喧哗；也
有图清静的单身客，觅一

个墙旮旯儿，挑一份
红豆涝漕，独个儿细
细品味其乐融融。
夜排档并不拒绝

“白骨精”，在路边停
靠的助动车、摩托车中，
时而可见自备车的身影，
潇洒的“成功男士”携情
侣出入摊档，脸上绝无半
丝鄙夷或屈尊的神情。与
普通食客不同，他们吃烧
烤吃出了“情调”，海鲜
烤好后，男士自己不吃，
却送到了情人嘴边，边送
边深情地凝视对方。邻座
有对老夫妇也来“轧闹
猛”，学年轻人样点了一
些烧烤，还没吃已是满头
大汗，老汉赶紧抽出纸
巾，轻轻给老伴抹去额上
的汗珠，他们互敬互爱的
模样着实令人生羡。
街角有个卖玫瑰的小

男孩，座中一“成功男士”
向他招招手，从满篮的花
中挑出一枝，递给身边的
女友，女友接过花，贴在

鼻前嗅了嗅，笑盈盈的脸
上泛起两朵红云，与手中
深红色的玫瑰相映成趣。
这条街上最快乐的还

是那些假期打工的大学
生，他们把夜排档当作接
触社会的第二“课堂”。一
个女学生捧着点歌本，在
食客的要求下，动情地唱
开了陕北“信天游”；几个
“披头士”打扮的男学生，
一边拨弄吉他，一边扭臀
摆胯，跳起了节奏明快的
现代舞。在不足百米的间
距内，吹笙的、品箫的、
拉手风琴的……十八般武
艺各显神通。目睹此情此
景，我忽然觉得，这些街
头“耍艺人”的幸福指数，
恐怕要远高于终日为名利
所累的锦衣玉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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